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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视域下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价值意

蕴、运行机理、发展路径 

牛旭峰1，夏海鹰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但却在现实中面临着教师自

我认知与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数字教育支持力量不协调、内部发展与数字教育支持无法有效

联结三种问题。蕴涵循证思想并以证据为活动中心，具有多元、微型、精准、灵活、终身等

特点的微认证，不仅可以通过影响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核心要素、内部要素及外部要素对此

加以缓解，还可以促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高效、持续地提升。循证视域下，以教学日常“循

证环”与微认证“循证环”为主的运行结构，在系统运行中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

跨学科性等系统特征与循证特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基于此，围绕教学实践开展教师

数字素养评价，积极干预证据的生成环境、生成起点、标准定位、生成途径、应用场景，是

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有效发展路径。 

[关键词]循证教育；微认证；教师数字素养；运行机理；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4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对提升教师信息素养这一问题表现出了积极和重视的态度。在基础教育

方面，以《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为例，提出“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信息化”是造就新时

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含幼儿园、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具体措施
[1]
。在高等教育

方面，在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教育部通过鼓励推动教师教研信息化等措施以全

面提升教育信息化素养
[2]
。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持续深入，教师信息素养逐步演变、扩展为教

师数字素养，并成为新时代教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实提升面临教

师自我认知与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数字教育支持力量不协调、内部发展与数字教育支持无法

有效联结等问题。2022 年 12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教育部发布了《教师数

字素养》行业标准，用于培训与评价以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3]
。于培训与评价活动而言，提升

教师数字素养是目的；于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而言，培训与评价活动是载体，数字技术融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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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支持。微认证作为一种基于能力本位理念，融合数字技术支持的微型学习评价活动，遵

循“以证据作为决策核心要素”的“教师教育循证逻辑”
[4]
。微认证具备周期短、颗粒小、

灵活性强、证据直观等评价特点，使其能够在教师教育的培训与评价中同时兼顾对传统经验

型与科学量化型两种证据的搜集，进而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形成有效助力。 

二、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初级阶段。教师数字素养由信息素养演变、扩展

而来，概念普及与相关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可通过考察已有的教师数字素养及信息

素养相关成果与现实情况获得相关现状。 

（一）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所面临的三种问题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面临来自于教师个体内部、外部、内外交互衍生三种问题。杜岩岩等

基于对我国北部某些省份 464 名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调查指出，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整体

处于中等水平，且专业参与意识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意识薄弱、数字技术融合能力欠缺、技

术驱动的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5]
；乔莹莹等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主

要面临信息理念、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伦理与教师角色定位等方面的挑战
[6]
；于杨等认

为我国高校教师信息素养面临“培训缺乏持续性与系统性”“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应用能力不

高”“评价体系不完善”“信息伦理道德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与挑战
[7]
；万力勇等对 34

位小学教师访谈并对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教师自身”“家长”“同行”“学生”“效

果与局限”“条件与平台”“政策与制度”是影响小学教师能否持续使用在线教学的主要因

素
[8]
。由此可见，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作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任务之一，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

特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面临三种问题，一是教师自我认知与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的内部问题，

具体表现为个体教育理念滞后、研究意识差、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弱、学习动机不强等；二

是各数字教育支持力量不协调的外部问题，具体表现为教育政策支持欠佳、教育数字化改革

推进缓慢，工作环境数字化程度不高，相关培训不系统、评价不完善等。两种问题在出现上

可互为原因，并在无法得到有效协调的前提下不断走向消极一面，在相互影响中加强教师个

体发展的内外之间的隔阂。三是教师内部发展与数字教育支持无法有效联结的衍生问题，具

体表现为数字教育支持无法以一种有效的形式积极作用教师个体，个体发展处在内部需求与

外部支持无法匹配的矛盾之中。 

（二）证据是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核心要素 

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见表 1），不同学者对“教师数字素养如何提升”“把

握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与侧重，但整体而言集中在关于教师成长的内、



外部支持。内部要素涉及“数字技术应用及学科教学能力”“数字意识”“思维和能力”“学

习需要”“自觉性与主动性”等；外部要素涉及“数字环境”“数字资源”“学生”“培训”

“评价标准”“机制”“技术与工具”“宏观统筹”等。研究者们基于各自对关键要素的认

识而逐一提出提升策略的论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于内、外部要素的联结考察，即

对证据的考察。 

表 1 已有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研究 

研究者 类别 时间 教师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提升要素 

冯思圆，等[10] 高校教师 2023 工具和项目的开发、资源连通的生态系统、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 

于杨，等[7] 高校教师 2021 
培训体系、信息技术应用及学科教学能力、考核评价标准与激励机

制、数字化校园环境 

杜岩岩，等[5] 中小学教师 2021 
数字技术使用时间、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自我感知等主观因素；数

字化硬件环境、数字化软环境等客观因素 

兰国帅，等[11] 全类型教师 2020 
数字化教学能力、数字教育资源建设能力、数字化学习生态环境、

数字化教学评估 

杨琰，等[12] 高校教师 2019 
信息意识与教育教学理念、信息知识、信息技能应用、信息伦理道

德、职后培训 

刘洋[13] 学前教师 2018 
理念与认识、问题与教育资源、培养模式与教师个性化学习需要、

培训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机制与环境 

桑国元，等[14] 中小学教师等 2016 
教师教育者能力、教师信息技术整合能力、实践环境、线上培训和

移动学习的有机整合、“互联网+”时代教师学习方式 

于爱华[15] 职教教师 2014 
新理念与教师观念、信息技术应用环境、教师培训、激励机制、教

研活动 

康慕云，等[16] 农村教师 2010 教师观念、信息素养养成的氛围、教师自觉性与主动性、教师培训 

李爱民，等[17] 民族地区教师 2008 
教师自身认识、培养政策、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信息建设和教师培

训途径、培训力度、整体规划与资源利用率 

综合法学、医学、教育学的观点来看，理解证据的内涵应注意以下方面。从外在客观而

言，证据基于有效的、科学的方法产生，符合科学逻辑；证据承载充分的知识和高质量的信

息；从内在主观而言，证据能够表明某个信念或者观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9]
。可见，证据是

能够联结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内、外要素，解决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及衍生问题的矛盾溯源，

促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要素起点，是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核心要素。从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的内部要素视角来看，清晰的自我认知与内部发展动力是提升自身数字素养的前提。在日常

工作中，教师倾向并受限于向外部证据提出直接要求，并借助有效证据的直接影响以完善自

我认知与激发内部发展动力。从外部要素视角来看，来自教师个体以外的相关支持并非通过

直接作用的方式，而是基于证据要求通过提供可加工的学习材料与资源来间接作用于教师的

数字意识、数字能力等，为教师提升数字素养提升的内部要素提供支持，实现对教师数字素

养的积极干预。如图 1所示。 



 

图 1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要素关系图 

三、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分析 

循证视域下微认证助力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其基本逻辑蕴含于微认证与证据的关系之

中。其一，证据连通了微认证与教师能力。教师能力不能以直观的形态被观测，但能通过活

动得以体现并生成可观测的素材。部分素材一定程度上能证明教师能力的相应水平，并成为

微认证活动中教师能力得以认证的证据。证据作为能力载体与能力认证活动直接联系，是微

认证活动的中心
[18]

。其二，证据连通了微认证和教师教学日常。微认证本身的认证特点能够

对证据的内容、形态等提出特定要求，从而影响教师搜集自身能力佐证的行为与过程，并在

具体认证过程中实现对证据的检验，完成关于证据有效性信息的反馈。循证教育对于教育教

学中有效证据本身及其收集过程的重视，强化了微认证分别与教师能力、教师日常教学之间

的有机关联。这一强化不仅突出了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同时也丰富了教师

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学意蕴。 

（一）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分析 

教师具有良好数字素养是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的重要前提，教师评价的数字化则对于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具有导向和促进作用。

教师评价数字化成为一种新常态，这是微认证支持教师评价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

起点。微认证是以证据为中心
[18]

，通过严格评估学习者真实表现以证明学习者的特定技能或

具体成就达到相应质量标准，并颁发微型数字凭证的评定过程
[19-20]

。本研究立足于微认证的

多元认证、微型认证、精准认证、灵活认证、终身认证等五大特点，从影响教师数字素养提

升的核心要素、内部关键要素、外部关键要素三个方面出发，分析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

提升的价值意蕴（如图 2 所示）。 



 

图 2 微认证助力教师素养提升的价值 

1.提高证据针对性，增加证据联结关键要素的强度 

证据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要素，其佐证级别与联结能力往往囿于自身内容与形

式。作为一种数字评价活动，微认证以其多元、微型、精准、灵活、终身的特点打破了原有

教育评价对证据的束缚，使证据能够以文本描述、成绩量化、影音等多种形式呈现内容；拓

宽了证据的来源渠道，使证据能够由教师、学生、家长、同行、学校、社会等多主体生产并

提供；缩小了单个证据的体量，加快了同源证据的更迭。因而，提升了佐证级别，使证据能

够具体、即时地指向相应能力，整合内外关键要素以助力教师发展。 

2.提升教师自我认知水平，激发专业发展内在动力 

教师专业发展内在动力外显为专业发展意愿，是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最直接力量，其强

弱程度囿于教师自我认知水平。微认证评价要求教师提供微型、精准的能力佐证以证明教师

能力，证据的微型化能够进一步提升认证的精准度。在此过程中，教师必须以提高自我认知

水平为代价搜集符合要求的证据，而所得证据更能进一步提升教师自我认知。同时，多元、

终身的认证方式使教师能够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灵活参与，大大缓解甚至消除了因阶段性评价

任务所产生的倦怠情绪，从而使其在纯粹的自我认知水平成长中激发专业发展内在动力，获

得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 

3.优化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机制，改善数字评价环境 

客观性是外在机制与数字环境的基本属性，其中，数字环境决定了有没有适合成为证据

的外在素材，相关机制决定了素材能否成为合适的证据以产生与教师间的交互。教师数字素

养提升面临数字评价环境支持不足与相关机制优化滞后的掣肘，微认证对于证据形式与评价



活动的数字化要求，能够极大地推动数字评价环境的建设，而其基于能力分解的微型化认证

模式，则是撬动教师评价变革与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相关机制的创新。在此基础上，教师能

够摆脱数字素养线性培养模式，以“身处数字环境运用数字技术搜集数字证据证明数字能力”

的模式全方位环绕式提升自身数字素养。 

（二）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学意蕴 

循证教育学的建立源起于 1996 年剑桥大学教授戴维·哈格里夫斯（David H.Hargreaves）

受循证医学影响所提出的“教育领域的实践也应该像医学一样严格遵循研究证据”
[21]

。在循

证教育的观点中，证据应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从实践中获得、证据并非生而平等、证据应能

够与实践紧密结合进而帮助教师回答解释教学问题并更新认识
[22]

。 

1.以证据的广泛性、循证的普遍化为统筹，注重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 

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重点在于“全面”，依赖于证据的广泛性和循证的普遍化。

证据的广泛性源于无论是可能成为证据的素材还是证据本身都广泛存在于教育教学工作日

常，这使得全体教师搜集各自数字素养全部方面的证据成为可能；循证的普遍化源于行动研

究被引入循证教育研究之中，具体表现为具有单元特点的教育循证活动逐步走向普遍化，这

一普遍则使全局统筹成为可能。可见，提升全体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部方面是一个杂乱到有序

的过程，而“广泛”和“普遍”是杂乱走向有序的前提，统筹则是必经之路。 

2.以证据的精准性、循证的情境性为标准，注重教师数字素养的高效提升 

高效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一方面表现为高质量证据及时在适配的教育情境中出现并与

教师发生认知交互，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低质量证据能够及时被加工成为高质量证据或被淘

汰。在循证教育中，证据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并分为不同等级，这种“证据并非生而平等”

的思想能够极大地使教师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境规定数字素养相关证据标准，提高证据搜集与

选择的精准性，从而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效率。 

3.以证据的连贯性、循证的循环性为线路，注重教师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并非一蹴而就，相同维度素养提升可能表现出阶段性与反复性的特

点，不同维度素养提升可能表现出顺序性和关联性的特点。四种特点具体到相关证据本身则

表现为证据间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构成了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的轴心线路；具体到

相关循证教育活动本身则表现为教育循证活动的循环性，这种“循环”构成了教师数字素养

提升过程中的立体螺旋线路。两种线路紧密相关而不相交，共同支持着教师数字素养的持续

提升。 



四、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运行机理 

（一）理论基础：循证教育学 

循证教育学的发展思路和方法来自于循证医学，在循证教育理论的系统化进程中，大量

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被逐步引入教育学，并强调有效的证据在循证教育学中处于核

心地位，证据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23]

。荷兰循证教育学研究所认为，循证教育学

是基于有效的最好证据进行教育政策制定与教育实践的一种哲学
[24]

。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

究所认为，循证教育学是在教学过程中将最有效的经验证据与专业智慧高效整合的一种决策

[25]
。以循证思维分析教育现象和指导教育实践，有助于教育突破传统观念束缚，使其在主观

经验与客观证据的有效融合中实现科学、长效的发展。本研究借助循证教育学的核心理论，

分析了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运行机理及循证发展路径。 

（二）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运行机理 

以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为出发点，整合循证视角活动要素与评价视角活动要

素，并将循证教育活动要素融入微认证评价活动主体架构，可构建出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

证结构（如图 3 所示）。随着教育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融入教育评价将成为提升教

师数字素养重要举措。具体可以以微认证的应用推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为着眼点，以政府主

管部门、认可者（用人单位、学校等）、发行者（高校科研组织等）、托管机构（技术平台

等）、学习者（即教师）等为主体，建立五位一体的能力认证协调机制与教师专业发展共同

体，稳步推进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 

 

图 3 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结构 



教育学是围绕学生发展和学习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循证教育要以学生发展和学习为中心

收集数据和资料，构建数据库，开展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得出研究结论，进而为教育实践

和决策提供有力的证据
[26]

。因此，循证教育视域下，微认证可助力教师提升数字素养，在评

价活动运行中应是一种双循环、递进式的能力证明过程。微认证运行的核心逻辑是，教师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基于循证思想围绕学生发展和学习搜集素材，获得有助于提升其数字素养的

证据，进而在评价、认证中向教师评价主体提供能够证明其微型数字能力的素材与证据以获

得认证。 

具体来看，微认证助力教师提升数字素养的循证结构主体框架包括两种循环式循证教育

活动，即“循证环”，分别是教学日常“循证环”与微认证“循证环”。教学日常“循证环”

通常在教师主导下运行，教师在这一“循证环”中以教育者身份，在履行日常教育教学职责、

与学生不断发生交互的过程中，结合自身主观经验与客观感受对大量素材进行筛选，从而获

得能够提升自身数字素养的证据并及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经检验有效的证据，一方面能够

持续反馈于教育教学，另一方面也能够成为教师能力认证所需的证据并随教师进入微认证

“循证环”，成为教师实现能力认证的证明素材。微认证“循证环”主要在作为权威进行权

责配比与体制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统筹下运行，教师在这一“循证环”中以学习者身份，向

托管机构提供能力证明素材，托管机构按照发行者所提供的认证标准，与发行者共同完成对

教师的评价与能力认证，并将认证结果反馈给认可者及教师。认可者可根据反馈结果合理调

整校园数字环境和师资考评与培养策略，教师则可以结合反馈结果对先前证据进行总结，并

在反思过程中完善自身相关认知，重新投入到教育教学当中，探寻有效证据与自我提升路径。

此外，整体运行过程应处在一种能够与外界环境互融互通的数字环境之中，即保证教师身处

数字教育环境，拥有充分的数字技术支持的同时又不被数字环境所封闭，避免其正常教育教

学活动与所搜集证据在数字技术过度影响甚至主导下产生工具性异化。 

不难发现，两种“循证环”以教师为“枢纽”递进式连接，以证据为核心要素循环运转。

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教学则是整个过程的运行起点和终

点，技术支撑是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必要保障。可见，以证据溯源为逻辑的教师评价终应回

归课堂，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最终目的仍然落脚于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三）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运行特征 

以系统论方法分析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结构，可以发现循证视域下助力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微认证运行系统（以下简称“运行系统”）内部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相

互关联、相互作用，并在运行中呈现出一定的系统特征与循证特征。 



第一，整体性。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

机整体
[27]

。“运行系统”有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学生、教师、证据、

评价主体、环境等各要素相互配合下教学日常“循证环”教学相长功能与微认证“循证环”

评价功能的实现，缺一不可。 

第二，层次性。层次性是宇宙间的普遍性规律，也是系统及系统运行的一种基本特征
[28]

。

从“运行系统”的层次结构来看，两种“循证环”可视为其子系统，且两者之间存在前后递

进、循环关联的关系。同时，两种“循证环”又由更低级别的系统或要素构成，如承担认证

项目发布、能力认证归类、认证信息共享、能力检验反馈、线上认证维护等多种功能的托管

机构系统等。 

第三，开放性。系统运行的动态平衡，得益于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协调与发展。不同于传

统的评价模式，微型、灵活的微认证通过保持信息的交换与流转，保证了“运行系统”的生

命力，从内部促进系统本身的持续发展。“运行系统”则依靠庞大的运转体量，能够以更加

包容的姿态吸收多元化的内容、方法、技术等，在外部支持下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 

第四，跨学科性。循证教育跨人文、社会、自然三类学科
[29]

，其根本原因在于证据是一

种跨学科产物。证据本身可能汇集了文献、科学数据、图文影音等多种形式的高密度信息，

与之相适应的搜集与分析方法，也可能来自多种学科。通常情况下，证据与教师数字素养及

教育实践的适配程度决定着运行系统的效率。如想要达到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目的，必须找

出与教师数字教育实践高度适配的证据为数字能力认证、教师反思与教育教学所服务。 

五、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发展路径 

以微认证为载体，遵循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循证教育发展理念与实践规律，围绕教师教

学实践开展教师数字素养评价，对证据的生成环境、生成起点、标准定位、生成途径、应用

场景进行积极干预，是持续、有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重要发展路径（如图 4 所示）。 



 

图 4 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循证发展路径 

（一）打造循证教育及教师评价数字技术环境 

循证教育环境的数字化程度并不影响证据及素材存在的广泛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教师数字素养相关证据的等级与素材可加工度。因此，打造循证教育数字技术环境即改善证

据的生成环境，不仅能够提高证据等级与素材到证据的加工效率，更能够加快提升教师数字

素养。借鉴欧盟教师数字素养培育的现实经验，在本土循证教育环境的数字化提升中，首先，

应提升地方学校数字通信能力，加快各地区中小学等学校全覆盖式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其次，应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在互联网访问、数字设备购买、电子学习应用程序配置等方

面充分利用国家及地方支持
[30]

。最后，可依托大型云端数字学习平台、资源库以及现代教育

技术工具、软件等打造互联、智能的教育教学环境。 

数字化是微认证教师评价环境的必要条件，具体来看，微认证评价基于数字技术支持汇

集教师数字能力佐证，具有非一次性的二级循环认证服务架构，处于信息共享支持下的“五

维”主体管理之中。因此，打造教师评价数字技术环境应做好以下方面：第一，以教师数字

微能力校本研究为指导，丰富并完善数字能力佐证材料与传统教师评价证明材料的对应、转



换及替代，提升教师识别和搜集证据的能力。第二，以高等院校与地方学校为专业开发主体，

数字托管机构为技术开发主体，依托大数据技术，在政府统筹安排下构建教师数字微能力认

证服务平台，对教师相关数字能力是否具有终身认证效力进行区分，为具有“流体特征”的

教师数字能力提供反复认证的机会。第三，制定教师数字能力认证行为规范，明确“五维”

主体权责分配，打造有序的教师数字评价管理环境，通过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统筹优势，提高

各主体间信息交流效率。如托管机构与发行者在能力分解方面的技术支持度和平台合理性交

流、认可者与发行者在能力认证方面的现实可行性和理论可能性的交流、认可者与托管机构

在合作协调性上的交流等。 

（二）鼓励开展数字教育教学实践循证化改革 

现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不断推动着教育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融入使传统教育在诸多

方面突破了师生之间口耳相传的经验式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中能够以技术为媒介调动学生

多方位感官与具体、真实的学习素材和证据进行认知互动。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教学实践

活动是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与数字能力认证相关证据的生成起点，而数字教育教学实践也正朝

着有利于自身循证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美国教学实践的循证化变革经历了为保障教育质量兴起循证教学理念、深入课堂

实践以推进循证教学日常化、融入高新技术以促进循证教学一体化的演进历程，构建了围绕

证据的循证教学框架结构与实践路径，其实践的成功经验都可加以参考和借鉴
[31]

。具体改革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从政策制度层面出发，推行循证教学改革，强化教师对循证

教学理念及价值的认识，作为教学行为转换的先导以帮助教师在主观经验认知与客观实践循

证之间建立联系。第二，依托微认证评价项目、校内数字教育教研活动，设计数字教学质量

评价方案，结合区域数字管理多角度提升教师证据素养。教师证据素养包括教师获取、应用

和研究证据，及根据证据设计、实施教学等能力，是教学实践循证改革的核心内容。第三，

建设系统的数字教学证据资源平台，全方位收集各类教师数字教育教学证据资源并记录其形

成过程。建立证据资源平台能够使证据的连贯性具体化，同时记录循证改革路线并使其清晰

化，有利于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而用以加强反馈与指导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鼓励开展数字教育教学实践循证化改革，不仅要注重教学实践中的核心

证据，更要注重和证据相关的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教育教学本身不能被数字技术与循证流

程所主导，从而过度耗费主体精力以维系数字循证程序的机械运作，抑制人文价值
[32]

。 

（三）研制教师数字素养微认证评估多级标准 

我国《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确定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包括 5 个一级维度、13 个



二级维度和 33 个三级维度，内容具体到了对于三级维度每一项数字素养的详细描述。微认

证对于教师微型数字能力认证必须基于符合指标描述的确切证据，搜集与评价证据也同样要

依据指标描述，但如何使两者科学地衔接则需要以各评价主体对于“数字素养描述-微型数

字能力-证据”三者的对应关系达成共识为前提。 

作为上述“共识”的载体，教师数字素养微认证评估标准应根据应用范围与级别的差异

联合多元主体分层制定。第一，以微认证开发者、一线教师等主体对教师数字素养的深入解

读为前提，发挥双方各自优势，通过研究合作分别从专业理论视角与专业实践视角出发对教

师数字能力进行科学、客观地分解，并指出相应的证据类型，研制“教师数字素养微认证评

估基本标准”。此“标准”基于教师素养前沿理论，以我国教育环境下全类型教师为研究对

象，主要用于通用型认证指导。第二，地方、学校组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研究共同体，基于

上述“标准”，借助专家指导与同行协作，根据区域、学校自身条件与发展特色考察相关证

据素材的具体形态与级别，研制地方级别的“区域标准”和校级的“学校标准”。此类“标

准”基于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与校园文化特色，以地区、学校教师为研究对象，主要用于具体

认证指导。 

此外，解读“数字素养描述-微型能力-证据”三者对应关系，研制各类微认证评估标准，

涉及高校、政府、教育机构、一线学校、专家、研究员、地方教育领导、一线教师等多元主

体参与，是一种“寻证”过程，也是一种“循证”的过程。各主体在“寻证”过程中理解并

体验“循证”，也能够在“循证”指导下获得有效证据，提升循证能力。 

（四）融合多元方法学拓展数字证据生成途径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循证教育学既是教育学的子学科，同时也是教育界基于循证医学、

通过对循证教育实践不断的探索研究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循证教育学具有极强的学科综

合性，循证教育则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综合性。这种综合性使循证教育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对

不同的主体、学科、方法等表现出开放与包容，对于方法的包容意味着主体在循证教育实践

中能够从多样化的方法学视角出发，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

机科学等多学科方法，选择最优方法以开辟证据生成途径，从而获取最佳证据
[33]

。 

作为提升数字素养和搜集证据及其相关素材的主体，教师群体在教育教学工作实践大多

面临重实践而轻科研的现实窘困。教师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知悉甚少，了解不深，使其在面

对数字时代大量信息冲击的情况下只能基于经验对具体情境案例进行基本观察与适当记录，

进而结合思考“制作”证据，缺乏系统的“归纳-演绎”研究训练与体验。从归纳演绎规律

来看，方法越复杂则所得证据越佳，越能够改善教育教学实践。教师能够在每一次数字素养



证据搜集以及整体数字能力认证与数字素养评价中，反复经历素材由粗糙到精细、证据由低

级到高级以及科学研究的“归纳-演绎-归纳”循环。可见，数字证据的生成途径拓展与等级

提升，应基于教师科学研究能力的改善。具体来看，第一，应以聘请专家、校际交流、模范

教师讲座的形式定期开展培训，提升教师对不同类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第二，

应基于教学实践改革，将具体的教学任务与研究任务相统一、教学过程性材料等与教育研究

材料相统一，在不增加教师额外负担的情况下，平稳地将教育研究及方法运用能力的提升整

合于日常数字化教育教学之中。第三，应以校内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与微认证评价结果为重要

信息反馈来源，通过教研活动、教师反思等方式引导教师在讨论与思考中求证相关数字素养

证据生成的研究方法组合，提升教师融合多元方法学以进行“寻证”的意识与能力。 

（五）搭建教师数字素养证据多样化应用场景 

循证教育实践过程中，证据的生成往往基于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证据作为一种跨

学科产物，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应用场景。以本研究中微认证助力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循

证结构分析为例，集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于一身的教师

数字素养相关证据，其应用场景包含但不限于日常教育教学及微认证教师能力评价，搜集、

加工、反馈等不同阶段的证据同样流动于各个环节，并在多样化场景应用中对不同主体施加

影响。可见，搭建教师数字素养证据多样化应用场景在内涵上具有证据形成的理论支持，在

外延上更具有完善教育教学、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价值。 

教师数字素养证据可应用于教育教学、教师评价、教育科学研究、职前培养、职后培训、

校内、校外等多种场景。第一，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围绕学生实际学习需要，搭建学科课堂

教学通用型数字应用场景与校本课堂教学数字应用场景。第二，以教师数字能力认证为切入

点，改进资格认证与教师专业考评、职称评定模式，加快建设促进教师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分

银行。第三，以师范高等院校教师教育领域专家为主体，发挥领域学术优势，联合高水平综

合类院校、数字科技类研究学院，创建数字教育循证研究科研工作坊。第四，基于国内外教

师数字能力认证经验，开发数字循证教学案例或循证教育课程，设计师范生数字素养循证学

习任务与在职教师数字素养循证培训项目。第五，挖掘数字证据校外实践价值，联合智慧图

书馆、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虚拟社区等校外典型数字教育场景，开展面向社会的教师数

字证据应用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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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ertification in Assisting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From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Value implic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s 

NIU Xufeng, XIA Haiy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but in reality, they are faced with three problems: the 

lack of teachers' self-cognition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motivation, the uncoordinated digital 

education support force, and the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connect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ducation support. With evidence-based ideas and evidence as the activity center, with 

multiple, micro, precise, flexible, lifelong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certification, can not only 

through the core elements, internal elements and external elements to ea se, but also can 

promot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comprehensive, efficient and continuously to impr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based vision, the oper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teaching daily 

"evidence-based ring" and micro-certification "evidence-based ring" reflects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evidence-bas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tegrity, hierarchy, opennes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which help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Based on this, it is effective to carry out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evaluation around 

teaching practice, and a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generating environment, generating starting 

point, standard positioning, generating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evidence, which is 

an effective development path for micro-certification to help teacher improv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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